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下）
! 程映虹

! ! ! !在教师里，学生除了学习，还有
丰富的人际关系活动，例如给同学
庆生，甚至做游戏等。

这样一个教室和中国教室相
比，更像是一个家庭。它的功能不止
是上课、做作业和考试，而是让孩子
们感到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和中
国学校的班级以某年级某班相称不
一样，美国的班级是以主讲老师的
名字来命名的，某先生、某女士、某
小姐，他们就像是孩子的监护人。教
学时老师也尽量用生动的形式，包
括用做游戏来进行。这样人性化的
教学环境当然是有代价的，这代价
就是学习气氛。一进中国的教室，孩
子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和家庭以及邻
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
境，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
精力只能往学习上贯注，他们的观
念是在教室里应该分秒必争。毫无
疑问，对于严格的训练来说（用中国
话说是“上规矩”），尤其是那些难以
通过趣味和生动的方法灌输给孩子
的抽象知识，中国的教学环境无疑
更有效果。而美国小学的很多活动，
在习惯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看来会
百思不解：难道这也是教育吗？这不
是玩吗？这样能学到什么知识呢？

美国小学教室内的活动如此
安排，是建立在“童年”这一人生阶
段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上的。一年
有两百多天的时间，七八岁的儿童
每天要规规矩矩、正襟危坐朝着同
一个方向，“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老
师，嘴巴闭起来”，这从美国文化看
来是无法接受的。美国文化也不能
接受“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为了
下一个阶段作准备”这样的观念，
它强调人的不同生活阶段各有它
独立的地位。儿童时代童稚初开，

是为了享受生活而非承担压力的，
哪怕在学校也如此。从这个角度出
发，教室环境如此安排也就不奇怪
了。美国人对儿童———甚至不单是
儿童———最常说的话是“好好玩”
和“玩得开心吗”，而不是“听老师
话”或“遵守纪律”。
这种生活态度看重人生的愉悦，

当然就不利于向儿童灌输大量与他
们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知识。在一定
程度上，这是游乐场和竞技场的区
别。

如此重视童年生活本身价值的
“美国特色”，总的来说，不利于数学
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早期教育中
的效果。有些因素本身虽值得推崇
借鉴，尤其是初等教育应尽量照顾
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知识灌
输和方法训练上让他们相对轻松，
让其个性也获得自由和充分的发
展，但这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变得像是不合时宜的奢侈品。

美国学生固然抽象思维差，但
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动手能力强，团
体协作意识强。这两点都是在初等
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定意义上是
用数学成绩差换来的，这和中国学
生正好倒过来。中国学生成绩再好，
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就被灌满危机和
竞争意识，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乐
趣。美国小学生相互是玩伴，中国已
经是竞争对手。
高深的数学与现实生

活关系不大
再具体来说，我想美国社会的

三大意识形态传统，即平等主义、实
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
纠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数
学教育的重视。

美国的平等主义体现在初等教
育的数学教育中，就是迁就中等程
度的学生。具体表现在不是尽量把
一个班级的“普罗大众”往少数成绩
好的学生那个方向去引导或施压，
而是尽量照顾他们现有的程度，并
把重点放在帮助落后生提高上。很
多中国家长对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
程度之低和进展之慢到了瞠目结舌
的地步。这样的数学教育当然容易
缺乏生机和挑战。中国数学教育不
但承认而且提倡的“心算”在美国很
难受到推崇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网
上有关数学教育的讨论中，一位美
国网民说他小时候心算很好，他自
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的几
位数学老师都要求他在同学面前一
步步用“手算”把心算过程列出来，
让大家都看得懂，结果他反而常常
出错，后来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

克布·费克多发表过一个有影响的
研究报告，指出平等主义给数学教
育带来的问题和后果。费克多的研
究证明，美国数学教育失败，是因为
它为了平等牺牲了效率，或者说为
了普罗大众而牺牲了精英，而从长
远看普罗大众也没有得益。他说很
多老师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些数学
天份稍高的学生总是会自己努力或
一直保持这个成绩的，但这完全错
了。这些学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很
多人就慢慢变得和一般学生一样，
到头来美国大学很多对数学有特别
要求的学科常常缺乏生源。
平等主义就是反精英主义。与

此相联系，美国也是一个有着实用
主义和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
点很多只看到美国高端科技和发达
的人文学术的人可能会吃惊。实际

上，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最大
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发达，而是多
元化。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反
映在教育上，就是对很多在实际生
活中很难找到应用价值的学科和知
识，抱怀疑、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
主张教育应该多和生活相结合。美
国文化虽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下来
的，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抽象思
维发展得很晚，在西方科学的“祭
师”（即抽象思维）和“工匠”这两种
传统中，美国代表的更多的是后者，
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工匠型的，如最
早的富兰克林和后来的福特、莱特
兄弟等。直到今天，美国获得诺贝尔
科学奖的很多人都不是在美国受初
等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的。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深一点
的数学（不是算术）被看作是智力
的奢侈，逻辑的游戏，让少数人去
发展可以，让多数学生去花功夫则
是浪费时间，长大后在实际生活中
毫无用处。前面提到的费多克教授
的文章中就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
用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在一定程
度上也融合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
观念，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学
科的发展。

对数学的要求：美国
的不足显而易见

以数学为坐标，对比中美两国
的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美国的不足
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比不能到此为
止。应该说，如果美国是不足，那么
中国则是过剩，尤以今天的“奥数”
热为甚。一个不足一个过剩，说明两
国初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很不一样，
彼此都应该以对方作为借鉴。和物

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不一样，数
学除了培养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
外，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一门工具，
所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中国初等教
育的数学比美国要高深，这一方面
有利于人的早期逻辑思维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它的灌输和强化所需的
时间和精力，又确实让孩子们的童
年和少年付出了太大代价。而且对
于多数人来说，辛辛苦苦学得的那
些数学知识在将来的日常生活中不
过是“屠龙之技”，而物理、化学、生
物等多少还是有用的，或者只要你
想发现它的用处就能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全国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 !"#一般测试中包括
数学，其含义值得在这里一提。!"#
一般测试有三个项目，第一即语言
理解能力；第二即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三即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处
理能力，这基本是考你的算术和数
学。所谓“一般测试”就是不管你考
哪个专业，是必考的。中国和其他重
视数学的国家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
这一级，人文和社科类是不包括数
学的，而美国虽然之前不如你重视，
但此刻却必考。考什么呢？即使用美
国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基本上不
超过初中水平，而另外两个科目的
程度设定为大学本科毕业，它们之
间隔了 $年的教育程度！这就说明，
美国教育制度基本是把数学作为工
具来看的。可以说，一般人的生活经
验都可以证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
要的数学知识确实不超过初中数学
的水平。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虽然
是实用主义，但又未尝不可以拿来
给对它“始严终弃”的其他国家提供
一个参考。
摘自!同舟共进"!"#$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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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毛竹林里的恶斗

刀二羊从一座破败的佛像后面推开了一
扇暗门，从这里出去便是后院的柴屋了。刘强
拉着依拉娟紧紧跟上。柴屋里堆放着杂物和
枯树枝，但后墙果然竖着一截合抱粗的圆木。
刘强奋力推开圆木，一个黑魆魆的洞口显现
出来；正不知如何下去，只见洞内有豆大的火
光一闪，老祜巴已经秉烛探出了身子。

借着烛光，刘强三人在老祜巴
的引导下，摸索着走在曲曲折折的
隧道里。大家一脚高一脚低地向前
走着，只见蝙蝠像黑色的精灵一样
在眼前飞来飞去，蛤蟆交叠着趴在
湿漉漉的岩壁上；地道逶迤漫长，仿
佛没有尽头……前面的地方狭窄得
只能匍匐前行了，但过了这窄道便
豁然开朗。老祜巴说：“我们到了！”
迈出洞口，刘强发现天光有点发

白，回头望望，寨心的佛寺已不知在
何方。眼前是一片陌生的山坡，坡上
长满了幽幽的翠竹，四周一片寂静。

忽然，“啪”的一声，不知一件什
么东西飞到了刀二羊身上。他只觉得
又湿又滑，浑身一颤，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老祜巴已经冲过去，伸手将那东西一把抓起。
刘强看见，老祜巴抓在手中的是一条身体

正在扭动的毒蛇！而他的手，正捏住了蛇的七
寸处。“走开！”随着老祜巴的喊声，“啪”的一
声，他将蛇用力甩到了地上。这时，依拉娟一跃
而起，一个箭步上前，一脚踩住了蛇头，不一
会，就把蛇头踩烂了。刀二羊捂着左胳膊，脸色
煞白地瘫坐在一棵老榕树旁。老祜巴从自己的
袈裟上撕下一条布，过去为他扎紧伤口。
不好，有人在袭击我们！刘强突然明白，

心里一紧，正要搜索四周，突然一道寒光从他
头顶上飞掠而过；刀二羊背靠着的那棵老榕
树上面，就深深地插进了一把刀子。刘强拔下
刀，发现后面毛竹林的枝叶正在摇晃，就不顾
一切持刀冲了过去。因为他明白，眼前自己这
一方，只有他有战斗力。对方显然没料到刘强
有如此快的反应，仓皇间转身就逃。就在对方
转身的一刹那，刘强看清楚了———天哪，他就
是自己的仇人艾蛟！刘强心中一震，发力猛
追。艾蛟被竹枝一绊，踉跄了一下，刘强追上
去举刀就砍；艾蛟一个侧身，刀划在了艾蛟的

手臂上。艾蛟打了个趔趄，刘强伸手从背后抓
住了他的衣服。不料艾蛟灵活地一扭，身体从
宽大的衣服里脱出，光着脊梁跑了。刘强还想
追，这时依拉娟跑到了他身边，气喘吁吁地
说：“年轻人，我们快走吧！刀二羊活不成了。”

刘强一听，站住了脚步：“啊？这么严
重？！”依拉娟说：“他被五步蛇咬了，五步之内
就会倒地而死！”

刘强一听，急忙跑回了老榕树
下。这时，老祜巴正俯身在吸刀二羊
伤口里的毒血。刘强见了，一把推开
老祜巴，自己上去俯身就吸。就在这
瞬间，老祜巴举手朝他身上猛击了一
掌。真没想到这么衰弱的老人会有这
样大的力气。刘强被击得朝一边倒了
下去。老祜巴这才用温和的声音说：
“孩子，这毒血一碰就有生命危险。”
“那大佛爷您呢？”刘强说。

“阿弥陀佛。”老祜巴垂下眼睑，
“这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快带着依
拉娟走吧。”
可是，魔石呢？刘强呆望着老祜巴

没有出声。他又见刀二羊已奄奄一息
的样子，心想不管多么危险，得让他回到有人
的地方去才有救。想着，刘强弯下腰把刀二羊
背到了自己的背上。刀二羊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是两眼直直地望着刘强，泪水从眼角流下
来。他用足了最后一点力气，抬起右手，掏出
藏在身上的魔石，塞进了刘强的上衣口袋里。
这时老祜巴走了上来，忽然从后面一把

将刀二羊拉了下去：“孩子，听我的话，快走！
他们马上还会再来的。他们的目标是我和刀
二羊。”刘强不由自主地扭头一望，只见不远
处毛竹林里的竹子像波浪一样在涌动。突然
间，他感到背上一沉，似乎老祜巴对他又猛推
了一把。恍惚间，刘强就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跑
了起来。他边跑边觉得老祜巴的声音不停地
响在耳边：“孩子，往前走啊，不要回头！”
声音终于戛然而止时，刘强发现他背上

居然还背着依拉娟！而且竟是不知跑了多少
路了。刘强见前面有一条河流挡住了路，就松
手将依拉娟放了下来，说：“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嘛。”依拉娟看了一

下周围，说，“这儿也是个边界口岸，它是专门
给河对面的游击队运送物资的。”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 ! ! ! $!'这大概就是所有父母的心吧

有一天，我忍无可忍，问我妈说，你是不是
太闲了，没事儿做，要时时刻刻都跟我在一起？
我妈就很难过，她说我是因为爱你，我就是关
心你，我不希望你受伤。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
吗？你们团里的人都告诉我了，你老是摔倒，你
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前两天又在火车站摔倒了
……我妈说着说着就开始哭，她有太多要担心
的事情了。她说，你天天都去想别人怎么样怎
么样，你要去怎么怎么帮别人，你自己呢？你什
么时候谈恋爱？你什么时候能有人照顾？你有
没有想过以后我们要怎么继续生活下去？我说
我在努力，我一直都在努力。我妈妈就哭得更厉害
了，她说你都这样子了，我还要你去努力，我应该
自己努力才好啊……她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需
要像哄孩子一样去安慰她。
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有些特殊，我妈对

我的依赖要大过我对她的依赖。就像现在，其
实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去很多地方，但是她非
常需要我跟她在一起。她在我身边会觉得很
安心，如果看不到我，她就会胡思乱想。就像
现在我去上班，都是早上五六点走，晚上十点
左右回家。有时候我回来得晚了，一打开门，
看到的绝对是一双泪汪汪的眼睛。“你怎么这
么晚才回来？你们那是什么老板？”她就会在
那儿红着眼睛抱怨。因为我晚上要坐轻轨再
转公交车回家，有时候，她就会跑到轻轨站去
等我。好几次我俩都错过了，我回到家又找不
到人，只好在家门口等着。妈妈以她的方式疼
爱我，有时候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孩子。
去做艺术团团长的两年里，我都不在家。

为了让爸妈放心，我把地震前的一些积蓄拿
出来，给我爸妈在德阳开了一家很小很小的
照相馆，又买了一批婚纱，让他们去做生意。
我还去穿他们的婚纱，给他们当模特，拍了一
大堆的照片。有时候，我妈妈会突然从德阳跑
到成都来看我。我当时是团长，在团里面很有
威信的。有一天，我召集大家开会，正非常有
激情地跟大家说，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我妈

突然就“咚咚咚”地跑了进来，端
了盘芹菜炒肉过来，说廖智你快
点坐下来，我给你炒了这个，中午
就吃这个吧！我瞬间整个人的气
势就降下去了，我就变成一个小
孩子了，团里的人都嘻嘻哈哈地

笑我。我也拿我妈没办法，她就是这个样子。
每当我觉得自己比较有气势的时候，她

就像一根针，在气球上一戳，我就泄气了。但
我身边的人都很羡慕我，我妈妈总是很容易
勾起别人对妈妈的渴望。
因为我的特殊性，我的父母总是觉得我

特别特别需要被照顾，无论我怎么证明我自
己可以独立，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一直保护我。
他们不想再经历一次失去的痛苦了。因为地
震时没在场，我妈妈内心一直觉得很自责，觉
得如果当时自己在，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想法。我的朋友曾经

跟我说过，如果地震的时候我跟她们一起去海
南旅游，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说你太不懂
一个妈妈的心了，如果说我真的去海南旅游回
来，看到我女儿没了，我绝对会疯了，我就崩溃
了。我宁愿拿一双腿去换跟我女儿在一起的那
段时间。如果上帝给我一次新的机会，让我保
住我的腿，但还是要失去我的女儿，那我毫不
犹豫地还是选择和我的女儿一起经历这些苦
难。虽然我救不了她，但至少那一刻我是和她
一起度过的。这就是妈妈的心情，所以我完全
能理解我妈妈对于我的那种爱。
有一次，我去录一个心理访谈的节目，大

家现场就争论了起来，有人说我妈这样是不对
的，会让女儿产生很多压力。其实刚开始的确
是这样，我很恼火，因为我会有一种感觉，她一
直把我当成是小孩子，是不是因为我做得还不
够好，所以她不够信任我，不能放心我。但是后
来我就想，我何必有压力呢？他们开心就好。最
关键的是他们觉得安心。有时候，我爸妈在楼
下等我回家，我会觉得他们好累好辛苦，不想
让他们在那儿等。但是我妈觉得，只有在楼下
等着，她才能安心啊。那就让她等吧！这种情
怀，我都是很久以后才明白的。只要她觉得这
样做，她能安心，她能快乐，哪怕这样做，她会
很累，那就让她去做吧！有什么呢？我也是一样
啊。我也甘愿陪女儿度过最可怕的时刻，所以，
这大概就是所有父母的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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